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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行千里母担忧”
安全话题却很少谈及

长久以来，海外学子安全状况，一直是牵动
人们关注的社会话题。随着留学人数不断增加，
低龄化趋势出现，海外学子的安全问题波及到了
更广泛的家庭单位。

万美丽正在韩国留学，目前就读于国际法律
经营大学国际法专业。她每天都会跟父母通过微
信进行交流，有空了就用微信视频沟通聊天。一
般情况下，这样的交流会保持一周3次的频率，忙
碌的时候，可能会缩短为一周一次。对于大部分
留学家庭来说，发达的通讯技术，打破了跨国越
洋的“远距离”障碍，总体来说，并没有使学子
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变少、“黏性”变弱。丁申昊正
在德国波恩莱茵锡格科技大学就读，他每周都会
和父母进行一次视频聊天，每逢期末考试这样的
紧张时期，他还会和家人多聊聊，借以调整自己
的心态和情绪。他觉得这个时候的自己有些“黏
人”，甚至笑称：“我妈妈有时候都觉得我有点烦。”

食物、天气、学业这3项内容是留学家庭交流
中的常见话题。但有关安全的话题，则较少成为
主动、刻意谈论的内容，在交流中并没有占据很
大的比例。万美丽在韩国有过走在路上被人尾随
的经历。她回忆道：“有一次，我在去公交车站的
路上被一个人一直跟着，直到我上了车才甩掉。
这种事情，我和我朋友都遇到过。”但她从未向父
母提起过这段不愉快的遭遇。“我更愿意马上通知

师兄师姐，或是告知这片区里懂中文的警察。”她
的想法和做法在学子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告诉
父母，他们也只能干着急。”万美丽这样想。丁申
昊也有过涉及安全的经历。“一天半夜，室友说窗
外有个人鬼鬼祟祟的，都惊动了园区的保安，估
计是想入室盗窃，只是没有干成。”他大大咧咧地
说：“没跟父母提过，也不是不愿意说，只是目前
的这个危险程度我还能应付。但一旦心里没底，
肯定会跟他们说。”文文 （化名） 也在德国波恩莱
茵锡格科技大学学习。他觉得自己和父母的交流
算不上频繁，但也没有因为距离遥远而产生隔
阂。但是，文文也是有选择地跟父母聊有关安全
的话题。“我主要是怕父母担心，像身边有枪击恐
袭这样的事情我都闭口不谈，但像醉汉袭人这类
事情还是会偶尔在交流时提及的。”他说。

“报喜不报忧”成沟通常态
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许多

都说出门在外，最能抚慰学子心灵的莫过于
亲人和乡音。但矛盾的是，沟通起来既要经受

“客观阻碍”，又面临着“主观困难”。
时差，成为他们跨国交流中的一个困扰因

素。丁申昊认为时差对他和父母的交流产生了不
小影响。比如：有一些即时的刚发生的事情或者
想法，没有机会马上拿起手机就说；当自己有空
的时候，还担心打扰到父母休息。作为晚辈，学
子都表现出了对父母的关心和体谅。他说“一般
这样的交流，都是我按照爸妈的国内时间来安
排，我算好他们正好下班、吃过饭，或者睡觉前
在泡脚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视频聊天。”

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值得关注：那就是从主
观意愿上，确实有许多人并不愿意和父母多说多
交流。有的学子家庭成员之间，不太善于沟通。
学子出国接触到了新环境，逐步和父母之间进一
步产生了隔阂。万美丽自己身边，就有不愿与父
母交流的学子朋友。“因为几乎不和父母联系。所
以家里就找不到人。当时一起出国的时候，我们
彼此交换紧急联系方式，所以有时候她父母还会
把信息发到我这里，由我来转达。”

除此之外，“报喜不报忧”，是很多学子与父
母沟通的常态。万美丽表示：“我和父母彼此都不
想让对方担心，于是就隐瞒了很多事。我遇到的
安全问题不想跟他们讲，他们承受的健康问题也
不愿意跟我说。”

丁申昊认为学子应该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他
说：“一个人在外面压力比较大，难免会有糟心
事，尤其是有关安全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会倾
向表述和展示积极的一面，结果就是自己一个人
承受了很多。”

安全和家庭意识都需加强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告知细节

“父母会嘱咐说‘出去玩要结伴而行、手机保
持有电状态、时刻谨记报警电话’。”万美丽这样
描述父母的担忧。

这样的叮嘱，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可不陌生。
事实是，在各种留学安全事故不时发生的当

下，学子更应该增强自身安全意识和家庭意识。
最先需要改变的，就是不要在交流中翻来覆

去就是那一句“挺好的”，而是要向亲人提供更多
的安排细节和事件细节。

设置紧急联系人和将朋友的联系方式留给父
母，让亲人随时能找得到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是确保安全的第一个方法。万美丽提到，在入学
时，学校留了家长的联系方式。但是家人不会说
韩语啊，所以没法和学校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我担心父母联系不到我时会着急，所以就跟朋友
商量，想出了应对之策，彼此在微信上都加了对
方的父母，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丁申
昊也提到自己早就设置了失联联系人，而且他身
边的朋友很贴心，经常会嘱咐他早点回家，尽量
走人多的路。

将当地警方的联系方式存在手机里，以备不
时之需，也是一个确保自身安全的有效途径。在
很多情况下，与其联系远在国内的父母或身边的
同学，更有效的途径是联系当地警察。“因为学校
在山上，下山途中没有监控，所以安全隐患确实
存在，有什么事情联系警察会更直接一些。”万美
丽说。

丁申昊的手机里甚至还特意保存了全球通用
紧急救援电话号码。

在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学子都希望自己可
以尽快真正独立起来，成为父母的依靠，而不再
是某种程度上的“累赘”。“前段时间爸爸身体不
舒服，时间过了很久都没告诉我。后来是别的亲
戚不小心说漏嘴了，我才知道。这个问题沟通过
多次都没有效果。”她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尽早
独立，让父母放心，成为他们的依靠。”

成为依靠，首先要做到的是“找得到”。

2019 年初，一则消息引起
了许多人关注：从美国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毕业不久的中国留
学生吴东迪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
失踪。父母至今也未在当地找
到他的下落。

无独有偶，3月初，在新西
兰留学的中国学生吴国权在奥
克兰市中心现身后就此行踪成
谜，家人从中国飞到新西兰，
在其曾出现的地点张贴海报，
甚至雇用直升飞机和船只参与
寻人。然而2个多月过去了，仍
然没有任何结果。

海外学子在注意自身安全
的同时，与父母有效沟通，让
家人获悉自己的动态是十分必
要的。

海外学子与父母交流时
请不要仅说“挺好的”

高 佳 邓博艺

兰星辰：

去做交换生

开拓新视野
刘露晗 王璐瑶

本报电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消息，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将升级改造。新认
证系统上线后，将不再为申请者提供纸质认
证结果，改为统一发放标准版式文档格式的
电子证照认证结果。

这意味着，中国留学生的学历学位认
证，开始有了数字版本的“证书”。

新版认证系统上线后，申请者进入中国
留学网的留学政务服务大厅就可直接在线办
理认证申请。已经进入认证评估流程的申请
人也不必担心，认证评估工作仍将正常进
行。如果留学生曾在旧版系统中提交过申

请，那么还需在旧版系统中查询进度及申请
后续服务。不过，旧版认证系统不再接收新
认证申请。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醒，如果有申请
者在升学、就业等过程中仍需要纸质认证结
果作为存档依据，可自行打印带有电子签章
的电子版认证书，经过在线核验后，与原纸
质认证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了不再提供纸质认证结果之外，新版
认证系统还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调整：第
一，新系统接入中国政务服务平台，认证系
统的中国内地居民注册用户需要通过全国统

一身份实人认证。第二，新系统上线后，“开
证明”服务也将随之进行调整。例如：不再
受理属于仅修读完相关课程，或满足毕业要
求，但尚未被正式授予学位的申请。所以，
建议留学人员在正式获得学位后再行申请认
证；已通过认证旧版认证系统办理“开证
明”业务，但尚未申请“换正式”的申请
者，仍可登录旧版认证系统申请办理“换正
式”等相关服务。第三，通过实人认证的中
国内地居民，申请材料中可以不再提交留学
期间护照或通行证上距申请日期 10 年以内的
出入境章页面。 （高 佳）

留学生学历认证
将进入数字时代

留学生学历认证
将进入数字时代

结识新朋友 体验新生活

洗蘑菇、切黄瓜、煎鸡蛋……这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
情，在来到韩国之后有了初次体验。有一次，兰星辰要和同
学一起学做韩国拌饭。他戴上深蓝色的围裙，和来自不同国
家的同学围在桌旁，把食材摆放在碗里，淋上韩式辣酱，然
后大家一起品尝“胜利的果实”。过程中虽有些手忙脚乱，但
是兰星辰却挺满意：“好吃！”

在学习过程中，兰星辰交到了不少朋友。有一位同学来
自印度，她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想跟着兰星辰学习
汉语。于是，兰星辰和另一位来自四川的同学一起，决定先
给她取个中文名字。印度女孩名叫“adidi”。他们反复思考
后，给她起了一个亲切易记的名字“竺阿娣”。在四川话里，

“阿娣”是“姐妹”的意思，是一种很亲切的称呼；而“竺”
则来源于对古代印度的称谓“天竺”。

兰星辰还经常和同学一起外出郊游。3月底，他们来到昌
德宫。同行的人来自越南、日本等国家。他们发现，昌德宫
里有很多汉字。于是，兰星辰就“临阵”当起了导游，讲解
这些汉字的含义，讲述中韩文化的联系。

兰星辰还参加了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会，会里的同学互
相照顾，非常团结，每学期都举办派对等活动。“我们一起玩

‘你画我猜’‘听歌识曲’，不过我的小组实力不够，从没赢得
过奖品。”兰星辰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另外，他说他平常
也会通过微信和国内的朋友保持联系，因此不觉得孤单。

努力学习 严格要求自己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兰星辰对政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为此他选修了数学、经济学等课程。来到韩国后，兰星辰同
样继续选了一些和政治学相关的课程，和当地政治系的同学
一起上课。为了更多了解当地社会，兰星辰去做了许多访
谈，为后续学业中严格的实证分析做准备。

有一门研究朝鲜政治与社会的课程，除他之外，课上其
他同学都来自本地。为了跟上进度，兰星辰每晚都要预习第
二天上课的内容。“作为班里唯一的留学生，我总是被点名回
答各种问题。我心想，咱不能丢人啊，得给北大和中国学生
争光！”他说。

兰星辰以后想继续留学深造。他自学日语，还想学越南
语、俄语等。他说：“多掌握几种语言，有助于比较政治学的
相关研究，可以阅读更多文献，获得一手资料。”

3月初，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的樱花开了，繁花将校园渲染得
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对于想要
专心学习的兰星辰来说，这预示
着一个好的开端。

2018年9月底，丁申昊 （右） 去往德
国之前与母亲在浦东机场的合影。

兰星辰 （右二） 和同学一起学做韩国拌饭。

初来乍到 惊喜与意外同行

兰星辰是北京大学朝鲜语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今年春
天，他参加了北京大学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交换项目。

兰星辰兴奋地拎着包来到新宿舍，令他没想到是，还需
要进行对于入住规则、安全知识的测试，只有通过考核才能
入住。“搬宿舍之前要答完30多页的阅读理解题。这可真是个

‘学霸’学校！”
关于参加交流项目的理由，兰星辰这样说：“我希望走出

去看看，了解国外的情况，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自
己的语言水平。”

来到韩国之后，在交流上也遇到一些困难。他到商店买
食品，售货员问他需不需要筷子，他没有听懂“筷子”这个
词，就说“不要”。结果回到家后才发现，方便面买来了，却
没法吃进嘴里。

“本来我感觉自己的韩语水平还行，但到这里才发现，日
常交流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这种情形其实比较普遍。兰星
辰认为，在国内上课时，学生更注重学术和语法，实际运用
比较少，自然对口语化的表达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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